
4月 23日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
定的第 27个“世界读书日”。网络化的
时代，阅读的方式越来越多元化，“快餐
式阅读”也伴随着现代人生活节奏的加
快而兴起，不禁让人思考，阅读的意义
是什么呢？

我的小时候，网络都是 2G，没有电
子阅读，也没有铺天盖地的视频宣传书
本片段，那个时候在书店里找到一本开
封的书，读起来，就可以完全沉浸其中，
书中的主角仿佛就是我自己，我找到了
一把打开平行时空的钥匙。

我完全沉浸其中，我也是个性情中
人，随着跌宕起伏的剧情，或悲或喜或
怒，将书中人物的三观转移到自己身上，
在书中的江湖里行侠仗义，在书中的朝
堂之上开科举，在书中的战场上与红军
共进退。

作为一个普通人，并没有那么多精
彩的剧情可以遇见，但是在书里，我有着
千百个模样，我用一个读者的视角，经历
了不同的人生。在性格古怪不爱交流的
日子里，阅读陪伴我很多个日夜。

我的大部分认知来源阅读，读书时
从孔融让梨到朱自清散文、《赤壁赋》，
工作后看《舞姬》《烟与镜》，但是以往看
过的书，我能记住的内容寥寥，不刻意
背诵都忘得差不多了，但是我总能无意
间说出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
枳，抑或为了让自己的论点立得住，引
经据典。这些我看过的书成为了我潜意
识里的认知，帮助我建立框架，开阔我
的眼界。

我读《烟与镜》时，觉得很有意思，尼
尔·盖曼在前言里将为什么会写每个故
事的缘由一一道来，一时灵感，编辑要
求，为了某位不知名的朋友。我想，他很
爱惜他的每一个故事，用纸做载体，将他
的所感所惑，天马行空装了进去。

我从未想过一篇故事的发生会是这
么简单的原因，人物原来可以这么描写，
他像是站在阳台上，阳台里的房子装着
他对这个世界的感知，阳台外装着他的
天马行空，通过钢筋混凝土建造的阳台
让他与这个世界有了一个联系，作为他
的输出点。

书籍将常人的生活写成故事，将大
家从未经历的时代，不了解的现在，猜想
的未来通过写实、叙事、幻想写成故事，
而不同的作者又用自己的表达方式对外
输出着自己的观点，写出大家看不见或
想不到的盲点。

我与朋友聊天，工作后，一直在不断
地输出，慢慢地感受到了力不从心，开始
悔恨没有好好读书，这个读书与学历无
关，是来源于知识的匮乏。

脱离学校后，系统的学习几乎没有
了，工作就是啃老本，将榨干自己，写出
来的东西不如意，就会很焦虑，读书输在
了自己贪玩，工作输在了自己没有好好
读书。

我把《精进写作》看完，依然焦虑，觉
得没有太大的用处，花了几个夜晚看了
一本没用的书，后来不断地翻看类似《中
国新闻采访写作》的书籍，发现阅读一本
书的时候，你要允许自己没有收获。

你静下心来去阅读一本书的过程，
就像是在一处黑暗的地方找到了光亮，
在干涸的地方找到了水源，可以去认真
地思考，慢下来感受。

读过的书会通过积累，从一个点变
成两个点，慢慢地就有了一根线，自己串
联，形成一个网络，盘踞在你的身体里，
通过你的行为举止，在你的举手投足间
透露出来。浸染过书香的人，骨头里都是
那股味。

读书越多，对一个句子或者是词语
的理解就越深刻，不再是从表面去看它
的意思，就像许多小时候不理解的书，现
在回过头去看，就能明白当时没能看懂
的地方作者想要表达的意思是什么。

有的人觉得读书无用，记不住也不
理解，通篇看下来，没有可以帮助到自
己的地方。殊不知，书是走捷径的渠道，
看过的每一本书，都成为了脑海深处的
记忆，一点一点地帮助你成为你想成为
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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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新观 阅读心悟

吴德铭教授新近创作的电影故事
片文学剧本《花季聂耳》，运用了近几年
关于人民音乐家聂耳最新披露的一批
历史资料，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展现了聂
耳少年时期的璀璨人生。

聂耳的一生非常短暂，除去去世前
在日本的半年时间以及在湖南、广州一
年不到的从军生涯等（他幼年以及离开
云南前曾回过祖居地玉溪加起来大约
20天），他23岁半的生命基本上都是在
出生地昆明以及上海度过的。聂耳的一
生，如果说上海是他“化茧成蝶”的地
方，那么，昆明就是他“化蝶”前“为茧成
长”的地方，他在这里出生、成长、读书、
交游……这18年的生命历程，正是他
后来成为早期优秀共产党员和伟大的
人民音乐家的极为重要的时期，也是我
们关注聂守信之所以成为聂耳非常关
键的地方。《花季聂耳》展示的故事，正
是以往未过多关注和研究的聂耳生命
的这个时期。

《花季聂耳》运用了大量史料，艺
术性地展现了少年聂耳的成长道路和
启蒙教育之源，这非常具有现实意义。
聂耳之所以能够成为国歌的作曲者，
其实绝不是偶然的，他从少年时期所
选择的革命方向和革命道路，应该才
是催生《义勇军进行曲》的必要条件。
首先，聂耳的革命选择，离不开20世纪
上半叶风起云涌的革命时代热潮，辛
亥革命、五四运动、北伐战争、马克思
列宁主义进入中国、中国共产党成立
等等都是震撼世界以及开天辟地的大
事件，而在云南，“重九”起义、护国运
动、“二六”事变、马列主义在云南的传
播、中共云南地下党建立、北门街火药
大爆炸等，都是聂耳少年时代经历的
重要事件，这些事件加上社会现实以
及汹涌的革命思潮，直接影响了少年
聂耳的人生选择，最终让聂耳成为了
一位革命青年、中国共产党党员，应该
说，《义勇军进行曲》是在党的教育引
领下诞生的天才音乐作品，其魂魄所
系正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勇敢精
神、奋斗精神和进取精神。《花季聂耳》
在探索少年聂耳精神成长方面进行了
有益的探索，难能可贵。

聂耳去世后，反映聂耳的电影作
品也有不少，如于伶等编剧、郑君里导
演、赵丹主演的经典电影《聂耳》，王斌
编剧的《少年聂耳》以及青山编剧、导
演的《为国而歌》等等，由于诸多的原
因，这些电影作品以赵丹版《聂耳》以
及青山编导的《为国而歌》为代表，艺

术塑造了聂耳的银幕形象，为广大群
众所熟悉。但这些作品主要以成年以
后的聂耳为对象，对于少年聂耳时期
的思想形成与发展的表现或缺失，或
不免失于概念化、简单化，这对于宣传
聂耳，宣传国歌，总是一种遗憾，吴德
铭的《花季聂耳》对此可以说是填补了
一段空白。

《花季聂耳》从一个侧面展现了少
年聂耳走向革命道路的必然性。聂耳
出生于普通平民家庭，生活的艰辛和
底层人民的生活让他自小就萌发着革
命的激情，他向往革命，同情劳苦大
众，正因为如此，他才会积极接受五四
新文化，接受马克思主义，喜欢《马赛
曲》和法国大革命；正因为如此，他才
会与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进步青年
李国柱、李生庄、郭耀辰、甘汝松等交
往、学习，与张天虚成为莫逆之交，对
老师、云南早期共产党员赵琴仙的被
害义愤填膺并积极加入了共产主义青
年团……聂耳的命运与时代紧密相
扣，聂耳的革命道路与云南昆明紧密
相关，这正是《花季聂耳》要告诉我们
的。围绕少年聂耳，《花季聂耳》还刻画
了一批云南早期共产党员的“少年战
士”，他们与聂耳一起绽放了一个令人
难忘的“红色花季”！

《花季聂耳》的另一大亮点在于，它
揭示了聂耳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
系。聂耳生活的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教育依然是学校的主流，而聂耳从小
就经过中华童蒙教育的影响和熏沐，因
此，少年聂耳身上，其实也饱蕴着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基因：聂耳对于母亲，
对于哥哥、姐姐，恪守孝悌之道，这在现
存的聂耳日记与书信中可以深切地体
会到；聂耳尊重师长，这从他对赵琴仙
烈士以及省师段老师的关注和帮助中，
可见端倪；最重要的是，他对于地方文
化的热爱，戏曲、花灯、洞经音乐、地方
山歌与民谣等等，结合对昆明地方文化
影响甚深的法国文化，聂耳早期的音乐
活动（如与张庾侯、柏希文、林之音、周
霖、桂涛声等的交往以及中学时期参加
演剧、音乐会等等）和文学活动（他的文
学天赋也非常高，这在他早期的文学创
作和日记中可以感受得到），已经为他
日后的辉煌人生做好了准备。《花季聂
耳》对少年聂耳学习和传承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内容，花费了不少的笔墨，这
样的安排是合理并且应该的。《花季聂
耳》反映的云南早期共产党员、进步青
年的图景以及聂耳受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熏沐的内容，也成为一种对青少年童
蒙教育的生动教材。

但作为电影故事片文学剧本的《花
季聂耳》依然有许多不足和值得商榷的
地方。首先，全剧虽然在表现少年聂耳
的故事方面，方向非常好，但表达方式
和叙述却显得陈旧，有的地方经不住推
敲。《花季聂耳》的故事结构基本脱胎于

聂耳三哥聂叙伦的《少年时代的聂耳》
一书以及几年前关于聂耳的零星回忆，
故事显得单一和空洞，比如对邱木匠
（剧本中作裘木匠）、聂惠茹（剧本中作
蕙茹）等的形象就比较单薄，其实在日
本人斋藤孝治《聂耳——闪光的生涯》
中，对于聂耳早期受音乐熏陶的故事就
有很多，完全可以采纳一些来丰富这些
形象。少年聂耳从军的经历虽然短暂，
但也是他追寻革命的一种表现，这一段
中，有许多好故事（剧本并没有限定一
定要昆明的故事，何况剧本中还加了些
玉溪的场景），《花季聂耳》却有意或无
意地忽略了，十分可惜。

《花季聂耳》里有众多的关于党领
导学潮的画面，这是非常严肃的事，不
能靠想象。剧本中，聂耳与李鑫、李国
柱、吴澄、艾思奇、陆万美、张天虚、袁
春晖、聂叙伦等一起带头走上街头的
景象，这是不可能出现的，当年中共云
南地下党特别支部成立以及临时省委
成立都是在秘密情况以秘密身份活动
和进行的，怎么可能连特支书记、地下
党领导都大摇大摆带头走在游行队伍
中呢？聂耳作为一名中学生，没有材料
表明他直接与李鑫、李国柱、吴澄、王
德三等云南地下党领导一起活动，仅
仅是作为省立一中老师的中共地下党
员李国柱经人介绍与他见过一面，对
他这位进步青年给予了鼓励。此外，剧
本中大量的活动场所安排于成春堂也

是不合理的，成春堂只是一个中药铺
面，与聂耳家的居所并不是一个地方
（现在的成春堂，聂耳只是出生到一岁
时住过，其童年、少年时期主要居住在
威远街、端仕街一带），这些场景注明

“聂耳家”可能较为合适。目前也没有
证据表明聂耳在昆明时期与艾思奇、
陆万美有更深的接触，所谓聂、艾在聂
耳离昆前游西山的场景应该并不存
在，现有材料表明，聂耳与张天虚在昆
明接触较多，与张庾侯、廖伯民、郑易
里、李奂若、陶汝泽、许强、周霖、桂涛
声、李家珍等接触更多，为什么不以这
些素材来组织画面和故事呢？在少年
时期，对聂耳影响最大的人之一是二
哥聂子明（可以从现存聂耳书信中看
到），但为什么《花季聂耳》中几乎见不
到这位“聂二哥”呢？甘汝松是聂耳的
同学，他与马登云、秦美、李兴源等“八
烈士”因揭露昆明北门街爆炸案而被
杀害，另外，还有在昆明牺牲最早的革
命小英雄梁元斌，如果把他们与聂耳
共同进行革命活动作为故事元素来呈
现，也许比用艾思奇、陆万美、聂叙伦
等来表现，要更具合理性，也更加具有
说服力。

剧中对聂耳拜访“经济特元”袁嘉
谷以及在袁春晖闺房里活动的场景，也
是比较可疑的。袁春晖的父亲是袁嘉谷
的侄子，1921年去世（当时袁春晖仅8
岁），一个十四五岁小女孩不太可能随
便引荐聂耳去拜访爷爷辈的袁嘉谷，而
且由于门第悬殊，聂耳与袁春晖交往，
袁家是一直反对的，他们之间的关系仅
仅是交游、初恋，不可能出现聂耳跑到
袁春晖闺房去进行早期革命活动的事。
他们喜欢去的玫瑰花田在昆明西坝（张
天虚有专文记录），不是剧中写的安宁；
剧中引用的聂耳写给袁春晖的那首诗
歌（“记得你是一朵纯洁的白兰……”）
是几年后的1932年写于上海的，怎么
会几年前就跑到昆明“成春堂”写出来
呢？另外，“艾思奇”这个名字也是李生
萱后来为撰写和宣传马克思与列宁取
的笔名（爱马克思与伊里奇的意思），剧
本中一开始就用，是否太“穿越”了？这
些都属于硬伤。

但瑕不掩瑜。《花季聂耳》毕竟开拓
了一块表现聂耳伟大一生的新的表现
领域，这对研究聂耳、宣传聂耳，非常有
意义，真诚希望更多的有识之士来挖掘
与表现“少年聂耳”这块“富矿”，让党的
优秀儿子、人民音乐家聂耳的形象更加
丰满，更加深入人心！

阅读黄晓萍由吉林文史出版社出
版的长卷文化散文《哀牢山的呼吸》，想
到了作家与创作根据地的问题。作家要
有自己的创作根据地，这是古今中外成
功者的经验。然而，这一问题长期以来并
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直到莫言获得诺
贝尔文学奖，这一话题才重新又热起来。

创作要有自己的根据地，要有一个
属于自己独有的领域，诸如鲁迅先生的
鲁镇、沈从文的湘西、史铁生的地坛、贾
平凹的商州、余华的江南水廓、池莉的
武汉、迟子建的白极村、叶广芩的老北
京生活、方方的小荆楚、王安忆的大上
海、莫言的山东高密乡……福克纳说：

“我一生都在写邮票一样大的地方。”一
个作家只有选准自己的创作根据地，把
自己熟悉的地方和人群写深写透，才能
写出真正打动人的作品。一生写一个地
方，就能写出真正的感情，写出深度。写
一个领域也一样，如刘庆邦一生写煤
矿，写成了写煤矿题材的大家；沈石溪
一生写动物小说，作品不但在儿童文学
领域连年获大奖，还使他获得了中国乃
至世界动物小说大王的美誉。

黄晓萍是有自己的创作根据地和
领域的，也是有“扎根人民、扎根生活”
这种创作“自觉”的作家。她的创作根
据地是山，她大半生生活和赖以生存
的千里彝山，她的创作领域是大山的
历史文化和那里的人民。

黄晓萍就是这样，十五六岁作为
“支边青年”，被从四川重庆一下子甩
到了云南楚雄彝族自治州哀牢大山深
处的林场，伐木、挖路、当“火头军”煮
饭，人生的命运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让她一辈子记忆深刻，一辈子为之奋
斗——她创作开始就一直写彝山。

从她 20世纪 80年代初开始创作
所写的散文，到后来发表在《人民文
学》《散文选刊》等诸多报刊上的散文，
她的第一本散文集《山狗吠月》以及后
来创作的中短篇小说、长篇小说、影视
文学、纪实文学，除了长篇纪实《真爱
长歌》之外，黄晓萍的所有创作几乎都
没有离开过彝山。

黄晓萍在《哀牢山的呼吸》的《前
言》中说：“故乡不只是出生地，少年不
仅仅指黄口小儿。我把生活年代最久的

地方称为故土，思维意识从朦胧到形成
的年龄称为少年时节，大致还是说得过
去的。”“我人生的第一份自助餐是哀牢
山给的，一去半个世纪，我还是在吃哀
牢山的五谷杂粮。”也许是一种宿命。黄
晓萍十五六岁被生活抛进哀牢山，就一
辈子也没有走出过大山。她的根在彝
山，身在彝山，尽管退休后有一段时间
曾把家搬到了昆明，但不久又在楚雄重
新建立了自己的“窝”。她离不开彝山，
她的心在彝山，情感早已融入了彝山的
风土人情，融入了彝山的山山水水。一
有时间，她就到彝山走，到村寨跑。前年
3月，黄晓萍一头扎进哀牢大山中的双
柏，要重寻她50年前的青春记忆。

几个月中，她翻山越岭，晓行夜
宿，访问过去的当事人，追寻过去的踪
迹，走遍了双柏的大部分乡镇，采访了
熟悉双柏民族文化的诸多人士，通读
了与双柏民族文化有关的大量资料，
把自己关在楚雄的屋子里两个多月，
写出了 22万字的《哀牢山的呼吸》，并
很快得到选题十分严谨的吉林文史出
版社的青睐，将此书出版发行。

《哀牢山的呼吸》全书分为六章，第
一章和第二章《哀牢山风骨》和《双柏县
的前世今生》，重点从历史文化的角度，
写哀牢山的险峻与壮美，写哀牢山和双
柏的版图与历史沿革。更为重要的是写
出了作者自己与哀牢山和双柏的“缘”：
初识、相识，直至铭刻在心中一辈子都
抹不去。第三章《原生态文化的魅力》写
双柏举世瞩目的彝族创世史诗《查姆》
与双柏独有的《老虎笙》《大锣笙》《仙鹤
笙》以及《阿塞调》。第四章《他们》写与
双柏有关的人物。从历史上高中皇榜的
唯一进士黄金钺，到当今享誉全国的根
雕艺术家黄灿升；从与双柏有关的老领
导，到对双柏彝族文化情有独钟的美国
学者马克·本德尔；写人写事，不但写出
了文化的根，而且写出了人与文化的关
系；第五六章《森林工业也是原生态》和
《高山水长》，写双柏的森林工业和作者
自己当年所从事的伐木、挖路时留在心
中的记忆。作者所写的这些章节都是有
人有事，人物带故事，故事中有人物，读
起来有血有肉，感人至深。该书的另一
个特点是各章既自成章节，又相互贯

通，浑然一体。书中所写的人物、史料真
实，考据充分，行文流畅优美，完全体现
了黄晓萍一贯的写作风格和她自成一
家的散文功力，可以作为散文读，又可
以作为纪实文学读，还可以作为民族文
化资料来读。

黄晓萍在书的《后记》里说：“楚雄
州是我的衣食父母，哀牢山中处处有
家。”“本书中，我写了哀牢山和我们，
也写了哀牢山和我，看似悠闲，其实沉
重。”是的，黄晓萍的根在彝山，创作

“根据地”在彝山，写哀牢山就是写她
自己的故土，写哀牢山就是写她自己
的“家”，写哀牢山的人就是写她自己。

《哀牢山的呼吸》不像很多所谓的
“文化大散文”那样，多“纪实”而少“文
学”。黄晓萍的文字优美自不必说，更重
要的是她是带着感情去写的，是自觉自
愿地去写的。当然，作为历史文化大散
文，光有这些还不够，还得看它能否真正
写出一个地方的历史文化品位和历史文
化内涵，写出不同一般的历史文化价值。

双柏是一个历史文化厚重、民族
文化多样的山区小县。西汉元封二年
（公元前 109），置益州郡时为 24县之
一。发源于此的彝族创世史诗《查姆》
和以彝族“老虎笙”“大锣笙”“小豹子
笙”为代表的彝族民间文化以及“阿
塞调”“阿乖老”“冷气腔”“四季长腔”
等彝族民间音乐多年来受到国内外专
家、学者的关注，写过很多文章，拍过
不少影视片。但黄晓萍的《哀牢山的呼
吸》与以往不同，她写的不是介绍，不
是从资料到资料的传抄。她写的是自
己 50年来的生活积累，写的是自己的
情感世界。她写的事都是他们那一辈
人的经历，时间、地点、人物、事件，全
都有当事人，有据可查；她写的人物全
都是大家熟悉的，有的已故，但大家都
了解；有的健在，就生活在大家周围。

在艺术手法上，作者把散文写作
和纪实文学的写作很好地融为一体，
使全书处处充溢着历史文化的价值和
文学的魅力。《哀牢山的呼吸》写作上
是成功的，这也再一次证明了作家与
创作根据地的重要性：只有选准一块
自己熟悉的根据地，像农夫一样一生
耕耘，才会有收获。

沉浸式感受阅读从全新角度表现聂耳的璀璨人生
——吴德铭电影文学剧本《花季聂耳》读后

郑千山

云岭阅读

努力耕耘在自己的创作根据地
——读黄晓萍长卷文化散文《哀牢山的呼吸》

苏轼冰

《乱世来鸿：书信里的三国往事》
（现代出版社 2022年 3月版）是 80后
作家、影视编剧成长的最新力作。这本
视角独特的历史读物，旨在用书信作
为载体，在捕捉历史细节的同时，亦将
三国时期那段惊心动魄的风云突变，
以及众多历史人物鲜为人知的一面，
生动呈现出来。

历史是一面鲜活的镜子，而书信
则是历史的有力见证。距今 1800年
前的三国时期，刘备、孙权、曹操、诸
葛亮等历史人物，围绕着三国之间的
政治、军事等方面的复杂争斗，可谓
各显其能，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浓墨
重彩的一笔。在那段前后 60年的乱
世之中，无论君臣、父子、同僚、友人、
对手之间都有大量的书信往来，书信
的字里行间往往暗藏着微妙的心理
博弈，信简的背后则往往是一段传奇
往事的缩影。透过这些书信，可以管
中窥豹地洞悉三国那段历史。成长从
史料中逐步梳理出 47封三国人物之
间的通信，通过他们的鸿雁传书，以
及笔墨交锋，生动映照出一个个鲜活
的英雄形象。刘备的以德服人，孙权
的崇尚礼仪，曹操的谲诈奸猾，诸葛
亮的足智多谋，透过那些长笺短帛，
无一不真实地坦露开来。

这些形式不拘、内容多样的书信，
涵盖诫子书、交友书、奏书、战书、绝交
书等。有的用词委婉谦和，体现出写信
者深厚的品德修养。有的情真意切，笔
墨流淌中足见书者很高的文学造诣。
有的快言快语，嬉笑怒骂中尽显主人
的真性情。有的用语深刻，寄寓着写信
人绵绵的思想意蕴。品读这些微微泛
黄的历史书信，读者在见字如面中，不
仅可以揣摩提笔者的性情、心境和性
格，还能从他们你来我往的纸面交锋
中，拂去历史的厚重烟尘，于暗淡了刀
光剑影，远去了鼓角铮鸣的岁月回瞻
中，充分领略到精彩纷呈、暗流涌动的
三国博弈。这些无声的逐鹿，大到安邦
治国、整肃朝政，小到读书立志、修身
养性，一封封个性鲜明的书信，在言之
有物、言之有理中，深切地表达着写信
者的真知灼见，为我们还原历史往昔，
追溯相关历史细节，提供了难得的“活

教材”。鉴于此，成长将这些书信细心
梳理，写成了十一个相互独立的故事
篇章。其中既有我们广为熟知的诸葛
亮《出师表》《诫子书》、李密《陈情表》、
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也有普罗大
众不太熟悉的曹植《求自试表》、曹丕
《与吴质书》、王朗《与许文休书》等。成
长以这些书信作为叙事脉络，为我们
逐一描摹出一个充满了智慧与谋略的
三国新形象：好勇斗狠的袁绍、袁术兄
弟，如何借力发力谋夺天下；一代奸雄
曹操与老谋深算的孙权，如何在20年
对峙中惺惺相惜；一向以仁义为重的
刘备，如何为了全取益州不惜“披发入
山”；以及料事如神的诸葛亮，如何通
过书信在上庸制造了一场“谍战风云”
等等。

这些流传至今的书信，有的还进
一步展现出中国古人崇善尚德的美
好人性。品鉴《陈情表》，字字珠玑中，
不觉被李密一颗诚心所打动，情真意
切的文字，将李密不羡权贵，一心孝
奉母亲的尊老、敬老之情，表达得淋
漓尽致，让人为之动情。诸葛亮的《诫
子书》更是以深长的意蕴，为后人留
下了“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
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这样的
千古名句，为我们正确处理好读书与
修身、干事与创业之间的关系，提供
了很好的精神标杆。这些彰显美好人
性，体现至纯道德追求的书笺短简，
处处凸显出古人的处世智慧，也让我
们看到，三国谋略，不仅体现在治国
理政上，还深入触及百姓生活的方方
面面，真是读不完的英雄故事，品不
够的三国智慧。

三国是一本厚重的大书，千古风
流笺里观。《乱世来鸿：书信里的三国
往事》以书信作为切口，解剖着历史，
还原着真相。作为一本大众读物，本书
除了讲述书信背后的故事，还将书信
原文附在正文之后，并配以白话译文
与典故注释，帮助读者更好地阅读这
些出自三国人物亲笔写下的文字，从
而循着这些纸短意长的书信甬道，穿
越到遥远的三国时代，让那些流传千
古的英雄故事和动人传说，越来越清
晰地镌刻在我们的心间。

千古风流笺里观
——《乱世来鸿：书信里的三国往事》读后

黄东光

新书推荐

沈远婷

新书架

《方树梅藏民国文
士手札集》出版

由赵天华编著的《方树梅藏民国文
士手札集》近日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发行。该书系云南著名文献学家、藏书家
方树梅先生所收藏书信、手札、题签等文
献的整理校订，共收录如马一浮、顾颉
刚、朱师辙、刘文典、柳诒徵、姜亮夫、蔡
哲夫、丁槐、李根源、袁嘉谷、楚图南等
169位近现代名贤文士的书信、手札500
余通，其中多数为首度公开面世。

《方树梅藏民国文士手札集》书信、
手札、题签等的书写时间几乎贯穿了整
个民国时代，手札记录了当年文士们的
生活和思想变迁，亦记录了他们对中国
优秀传统文化文脉的坚守、传承及家国
情怀，读者可以通过这些文人雅士间的
故纸遗墨，从细节上了解云南近代史中
一些文化与社会转变弥足珍贵的民间
记忆。

郑千山


